
薇薇安的日记—七月 
 
7月1日，星期二：连续4个晚上被邀约出门，对我来说不太常发生。你们是知道的，除了戏
剧表演或古典音乐会这样的特殊场合，我喜欢待在家里。今晚，维珍航空发表了我们设计的
制服，我们确实享受制作这个系列的过程，不只是女空服员的制服，还包括了按摩师和侍者
等所有其他功能的制服。女空服员们确实看起来很赏心悦目。不管是谁为她们做的发型，做
得很成功，把头发从后面全部挽起来，在顶上高耸起来。我喜欢男空服员制服的质感，还有
面料丝线微妙的色彩搭配。 

一款衬衫的领子太小—
一般而言我讨厌小领子，我们会修改它。我们在面料上下功夫，用的面料是最环保的。「金
发美女」也在这活动演出— 她大概觉得必须在这些私人宴会表演很无趣。我，有同感。 

7月2日，星期三：布莱恩·亚当斯的为布莱恩亚当斯基金会募款的野餐会，基金会支持 
BLESMA, Blind Veterans UK, Combat Stress, SSAFA and War Child 
(这些慈善机构帮助军人｀战争中的儿童，还有眼盲或无手｀无足的退伍军人）。地点：却
尔西医院，在教堂中有歌剧音乐会。这雷恩建筑是完美的，黄金分割，热望与节制之间的和
谐。布莱恩在开场时唱了一小段，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难怪他热爱歌唱，他还持续一
个月一场在世界各地的演出，这也允许他拨出时间做其他有兴趣做的事—
摄影，花时间和家人相处。他是个好厨师：素食。我们和伊娃·赫兹高娃以及她先生葛雷戈
里奥聊了一会儿。 



 

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马克·欧姆罗德，圣诞夜在阿富汗徒步巡逻时，踩到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失
去了双腿和右臂。 

 
7月3日，星期四：翠西·艾敏生日宴，在马克的俱乐部。太多人了，翠西没和我们说上话。
很久没见到她了，她说答案是：她会来拜访我们（只有她），而且待上24个小时。她的经纪
人是白色立方体画廊的杰伊·乔普林。他的父亲是如此地以杰伊为荣，他问：「你认识我儿
子吗？」我的表情让杰伊赶过来告诉他— 薇薇安不喜欢现代艺术。 

我很开心地发现伊娃和葛雷戈里奥也在那儿，和他们多聊了一些。她们是如此仁慈真诚的人
，他爱慕她，而且总是想想听到她对事情的看法。她有三个年纪还小的儿子，辛苦的工作。
伊娃依然是个超模，如此地强而有力— 
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她的体形尺寸看起来比实际上大，但8或10号的衣服她穿起来依然是
完美地合身。 

7月4日，星期五：莎朗·奥斯本邀请我们去海德公园看奥齐表演。虽然她和女儿凯莉有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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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会穿我们的服装，但我觉得她人真好，还想到邀请我们。我确实喜欢重金属，但除了听到
时能辨认得出重金属，还有只听一小段的时候我喜欢听，我不曾听过「黑色安息日」或任何
其他乐团的表演。因为凯莉对公益事业还有那些不公义受害者的支持，我对她有些许认识；
我发现和他们的家庭友人谈话很有兴味，他们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颇有概念。莎朗赶走了一
个无票入场的家伙，她的态度强硬，没得商量。 

总之，我还是没听到「黑色安息日」的演出，我们坐在他们后方的侧翼，只能听到噪音｀感
觉到节拍。奥齐跑到一边，然后挥舞着手臂回到另一边，整个观众群模仿他，摆动着像是玉
米田里的玉米随风舞动。可惜我儿子班没和我们一起来，他有一次描述着奥齐可以是多么地
搞笑，笑得他自己都爆开了。我们在他们表演快结束的时候离开，避免卡在大批散场的人潮
之中。谢谢你，莎朗！我们玩得很开心，但抱歉我们没有留下来和奥齐碰面，我们那时都累
了。我们原本可以赶去瑞莉·霍尔在里奇蒙的派对–
我们喜爱她，但我们有太多事要做，无法尽情狂欢。 

7月7日，星期一：我们亲爱的朋友罗丝妲，也是我们在义大利的制作伙伴，到我们家住一个
星期。她每天都去工作，以了解设计的原型，还有她须要对样品系列还有最后的主要生产制
作所进行的修改。 

7月10日，星期四：莎米·查克拉巴蒂是凡妮莎·蕾格列芙和我的助理泰瑟的朋友，她建议我
们碰个面。我们下班后骑自行车到汉默史密斯的一家餐厅，我们对于和凡妮莎见面感到很兴
奋，但莎米事先告知我们，她可能要提早离开，上电视评论政府（在劳工党也同意之下）所
进行，把我们推向被监控之途，那鬼鬼祟祟的行为。 

凡妮莎很明白地反对政府的作为。我对政府的看法是：他们是如此地愚蠢，如果他们有办法
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不管他们怎么做都不会有任何差别，但是他们将会到处制造错误，让没
错的人成为他们偏执之下的受害者，不提供他们宣称拥有的秘密资料以外的任何理由就绑架
人，然后把人砰的一声关起来，钥匙丢掉— 
而「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匍匐着我们接受了，因为我们总是认为那只会发生在其他人身
上） 

不管怎样，这个议题走得更远—一直到欧威尔1984的世界—

我们都是潜在的受害者，但同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相信秘密资讯的存在，而且接受政府有权
取得这些资讯并依据它采取行动。记得在「1984」里面，老大哥（Big Brother) 

并不真的存在，但是大家相信他的存在—既然如此！电脑档案就不需要存在了—

政府要的时候只要假装就好了。他们仰赖人们互相传递消息—温斯顿，小说主角—

他邻居的女儿通报了她爸爸；温斯顿自己，因为厌恶这体系，把自己的感觉暴露在一个实际
上是体系里密探的人，结果温斯顿走入了他自己的陷阱。除此之外，这体系只是专断地挑选



受害者（尤其在今日，如果你刚好是个回教徒—看看发生在夏克·阿莫尔身上的事。） 

然而还有更多，人们被列在黑名单上，因为他们参与了工会活动，或其他反政府政策的活动
，他们永远找不到工作。在史坦贝克所着的「愤怒的葡萄」里，这被描述得很清楚，是个普
遍的事实。这也直接把我们带到「思想警察」的事实。 

我也许会更小心｀完整地为气候革命写一篇关于这的文章，和日记分开。还有很多值得思考
的。（我们开始觉得这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莎米说，她一位最近拜访过她的美国朋友是个神经紧张的人，她觉得因为莎米的身份，她会
被监视，而她自己则会被贴上危险威胁的标签。 

一个星期后，当帕美拉来访并安排去看朱利安·阿桑奇，她的儿子害怕她将不回被允许回到
加州。朱利安和爱德华·斯诺登是美国的头号通缉犯—

因为他们藐视它。监视造成了地毯式的恐惧还有对老大哥的接受。在「1984」，人们变得热
爱老大哥，认为他是他们的保护者— 甚至保护自己免于受到来自于自己的伤害。 

大约五年前，我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赫卡柏」里，看到凡妮莎演出。在特洛伊之战后，特
洛伊皇后赫卡柏（凡妮莎饰）成为希腊人的俘虏。她的未来是成为奴隶；她的丈夫（国王普
里阿摩斯）死了，她许多的孩子，已经一个一个被杀害。她已经超越了人类所受的苦难—

只是从她先前睡着了的地上站起来，只是做到这个，站起身来—

都是不人道的：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你必需要强化自己。但是她必须找到埋葬她儿子尸体的
方法，之后由于奥德赛的背叛，她必须承受牺牲她仅存的最后一个女儿波里克塞娜的痛苦。
赫卡柏杀了那犯下这最后罪行的首领他两个小儿子。 

当你最后成为这样一个怪物，凡妮莎说，她必须面对的是「复仇是唯一宣泄的管道」。她身
为终身为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人道对待的巴勒斯坦人发声的运动家，这样的经验大概为这
做了准备。 

凡妮莎告诉我，当她们把这戏搬到布鲁克林，导演把整个戏院布置得像个营区，从看台到舞
台，帐篷安置在观众席之间。那真的是了不起—而且大爆满。 

 



在肯·罗素的电影「鲁登的恶魔」，凡妮莎扮演金妮修女。非常好。故事来自奥尔德斯·赫胥黎
依真实故事所着的「鲁登的恶魔」，内容叙述爱上一位英俊神父尔班·葛兰帝尔的修女们假装
被魔鬼附身，她们宣称他以恶魔的的形式强暴了她们，他因此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黎塞留（
译注：当时的法国红衣主教）是有政治意图的。 

7月14日，星期一：到英国广播公司大楼，威斯敏斯特，事先预录我反对压裂的看法，我们
在户外拍，泰晤士河和国会作为背景。 

在我们所举办，没有压裂支持者出席的五场巡回辩论会之后，乔｀我自己和我们的团队思考
着下一不怎么走。那些压裂支持者逃避了我们的挑战；继续邀请他们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不
过，虽然我们还没打到这场战争中的前哨战，我们已经提醒了全国的媒体这场战争的事实。 

7月16日，星期三：现在英国广播公司邀请我参加午间新闻节目。他们先播短片（这部分称
为「肥皂箱」），接着我和论坛上的政治人物—肯·克拉克和莉兹·肯道尔—
接受采访。（BBC每日政治）我清楚地解释了一个事实......有人说在美国压裂是成功的，这
不是事实。现在他们的开采到了顶点，开采者已经赔钱而且破产。 

肯.克拉克继续以令人信服的样子胡扯；实际上反而让我们相信：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当我有机会回复的时候，我不玩有礼貌的游戏，我只是说：「肯.克拉克刚才说的完全是
错的！」，接着我完全破了他主要的论点。莉兹·肯道尔一样糟；为劳工党发言，她说：「
只要确保做好防护措施，她支持压裂。」如果她运用十分之一的脑力来思考这个问题，她将
知道防护措施是不可能的。 

听他们发言让我两手抱头。这么做之后，我停在那一两秒，让摄影机可以捕捉到这画面。 

这肢体语言，还有费心地让自己看起来好看，是在以这么短的时间讨论英国人面对的最重要
战役时，我最重要的武器。你没看到吗？这是我们阻止气候变迁所必须踏出的第一步。如果
不战第一场，怎么有机会战第二场？ 

我知道，即使你有办法揭露政治人物的愚蠢，他们也不在乎—

尤其是像肯.克拉克那样又老又硬的—

他们太自满于自己的力量，还有从媒体得到的支持。不过我还是请辛西亚以我的名义在推特
上推「真是太可怕了！ 肯·克拉克和莉兹·肯道尔不关心发生在人民身上的事。」 

如果我下次（还有机会）在电视上发言，有一个诀窍我一定要记住：不管他们问什么问题，
就回答你想说的那一件事。我那时应该选择说：「向特拉法加广场一样大的钻探井将遍布这
个国家，你房地产的价值将下降25%，因有因为如此，整个经济会崩溃10~15年。因为这是
在他们开采到足够的瓦斯之前，我们必须等待的时间。」 

同时请读Help! – Part 

3，在这一篇文章怀疑水力压裂只是政府的诈骗，但它也解释了：不论如何我们都要对抗，
还有为什么这对我们如此重要。 

7月19日，星期六：搭火车到 

Latitude音乐节，同行的有电影制作人罗娜.塔克｀她的摄影师和泰瑟（她准备了野餐，我们
在火车上吃）。黛菲的双胞胎姐妹（不太像）凯蒂在我们下车后和我们碰面，她为绿色和平
组织工作。我接受了一些访问（天气很热）。约翰.扫文将为绿色和平组织在舞台上采访我
和弗兰克.休伊森（北极30）。帐篷满布。约翰试着找出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点，他谈到我们
的童年—什么造就了我们的反骨。 

我说：我的生活是理想的。我的父母疼爱他们的孩子，我住在乡村，当经验在叛逆的神经上
施压的时候，我变得有自我意识：为什么事情一定要这样而不是那样？—
尤其是和不公义以及苦难相关的：为什么我应该这么幸运？当我回头看，我想这塑造了我的
生活。 

弗兰克谈到他是如何地敬仰他的好爸爸。他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爸爸被命令去杀一
位囚犯，他没办法这么做，他把囚犯带到小屋后面，告诉他快跑。对那囚犯来说必然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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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众所皆知杀人的方法—告诉他们快跑，然后从背后射杀他们。 

我抓住这个机会谈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下所要了解最主要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有足够的
人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阻止气候变迁。紧急！唯一的出口是这个： 

 

这，当然，可以完全改变这个世界，因为绿色经济世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战争，有历史以
来，都是为了垄断土地上的原料还有剥削人民的廉价劳动力而开展。我们可以说，因此它是
不可避免的，而经由对应气候变迁—将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转化为一个永续且和平的世界—
我们（最终）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世界。唯一的问题是，「最终」太长了。 

我最重要的讯息：年轻人是理想主义的。他们可以推翻目前的统治者—
透过在社交媒体上的运作。在气候革命，我们必须要和年轻人一起合作，我想这是我们最好
的机会。政府无法对他们像对我们大多数人一般置之不理。 

但是，情况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我认为反压裂的诉求是个政府和人民角力的试验，而
我们会赢；老政权摇摇欲坠。阿根廷破产了，美国欠债17兆。石油和石化燃料公司在赔钱，
油元可能崩坏—这表示美国将会垮台。 

弗兰克谈到他在监狱里那一段时间，冷...坏，坏，坏。待了67天。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在那待
上数月｀数年或永远。 

沟通—唯一的办法。 

每天，他用任何他能取得的东西做绳子，晚上，他在尾端绑一张讯息，上面注明他希望收到
这讯息的人的名字。晚上，囚犯把这些挂在窗外，挥动它，让彼此的绳子卡在一起，把它们
传下去。大约四小时之后你得到回应—
那里有很多在不同楼层的囚室，要花一些时间。收信者是唯一打开讯息的人。弗兰克是绿色
和平组织坚强的斗士，他永不放弃。 

天还亮着的时候我们搭火车回家。它在每一站都停。我们必须换车，当我们跑过桥换车时，
他们停在那儿等我们。然后又一次我们每站都停，午夜12点抵达利物浦街。对我而言这天最
棒的部分是最后几站，当一群青少年（狂欢者）上车的时候。他们大约在18到20岁之间。
一个黑人男孩在我们旁边的座位坐下，中等大小的爆炸头用卷起来的大手帕围起来。我无法
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他很好看，一直对着坐在我们后面的朋友说话。他的朋友也很好看，



他看起来像是非印混血，值得自豪的特征；大。我们下车时我看到他们的朋友是三个白人男
孩，一个比一个帅气。他们一起是如此地可爱。在街上有很多上夜店的人，女孩们穿着厚底
高跟鞋（很难跳舞？）他们看起来真的很迷人，打扮得跟电影明星一样。我不知道会是这样
，真的发生了！但他们时下流行跳舞的舞曲到底是怎样的音乐？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有的话
，我们会知道的。 

7月21日，星期一：我们去看朱利安·阿桑奇。我们很高兴能看到彼此。距上次见面已经很久
了，我们都很忙。 

就像在「1984」里面一样，政府歪曲事实，给我们虚假的历史；但让我们的世界变得不同的
是，那儿还有叫做「维基解密」的，对事实真实的记录！—

一个否认政府看法的完整图书馆，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资料库。如此简单，如此聪明：任何
想这么做的人都可以发布事实，官方拿它没辙，欧巴马先生—

所有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在他们揭露真相时加上「危机解密说...」的序言，然后他们就可以从
指责免疫。 

我不认识任何人比朱利安更清楚这世界正发生的一切。我希望他将会喜欢我所提议，把这知
识以书籍形式表现的计划。 

朱利安跟我说了一段很有哲学深意的话：除非他亲身经验，他并不真的相信任何事。他给的
例子是土星环。他年轻些的时候热爱天文学，也爱土星环。有一次他从望远镜看到土星，并
且亲眼看到土星环，接着他体会到以前他并不相信。因此虽然他并不相信气候变迁，相信它
存在的看法所具有的重量，让他有同样的看法，相信它是存在的，（我刚查了「看法」（op
inion)这个字，「根据缺乏证明｀临时的信念｀有可能的观点，而产生的判断或相信。」） 

7月22日，星期二：帕美拉来工作室拜访。她本来要跟我一起去看朱利安，但有事耽误了。
因为太迟了，所以她自己去。那天晚上安德瑞亚和我在我们共同的朋友菲利普.崔西以及史
蒂芬的工作室所安排的自助式晚餐和她见面，帕美拉的先生里克｀儿子布兰登（他正在我们
这儿实习）还有另外2位菲利普的朋友也在一起。 

她对与朱利安的会面感到兴奋，他给了她如何以最佳方式使她的新帕美拉.安德森基金会更
有效能的建议。 



 

伊娃·赫兹高娃在「 Vive la 
Cocotte」系列。我们记得这礼服的颤动。化妆：玛丽.葛林威尔，发型：山姆.麦克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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